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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5日，第三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在四川成都开幕，大会围绕中医药创新与发展这一主题举办创新论坛等活动。本文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山西中医学院院长周然在“中医药学传承创新与基础理论研究”分会场的发言。——编者

重建中医理论体系的紧迫性与可行性

山西中医学院　周然

    中医药理论作为中国古典科技完整保留的唯一成果，其产生、壮大、传承自有其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特殊性。但无论其如何特殊，有一点是不会相异于其他科学的，这就是“发展”的问题。任何一个学科，不管它曾经多么辉煌，多么合理，多么科学，如果不能发展，上一个时代的辉煌就会变成下一个时代的黯淡。不存在超越时代的永恒辉煌，更不存在放之万年而皆准的永恒科学。此外，虽然任何科学理论都来自于实践，但理论一旦形成，就会对实践产生能动作用；当一种理论失去发展动力之后，就会制约和阻碍实践的深化。鉴于此，中医学临床疗效的突破，必须与理论的突破齐头并进，否则，临床疗效的突破就会十分困难。因此，中医理论的突破已经到了时不我待、迫在眉睫的关键时刻了。现就通过重建中医理论体系、实现中医良性发展、科学发展的一些思考与见解冒昧直陈，以就教于同仁。
    不容回避的挑战与冲击
中医学的近代史，说到底就是一部应对挑战和冲击的历史，太多的冲击不断被中医的坚韧和智慧所化解，而新的挑战又不断形成和出现。当前，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

  “多学科互通”的时代特征与中医学现状的矛盾反差
　　有人曾用“科技大爆炸”形容当今科学发展的特点。大爆炸不仅表现在探索的日益深入和广博，更主要的是多学科的共同参与，通力合作。以航天科技为例，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哪个学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这种高度交叉，远不是各学科人员协作攻关那么简单，而是在学科原理层面的互通，缺少这个互通，就不会有学科的交叉。正是通过这种互通和交融，不仅“嫦娥工程”得以实现，而且参与其中的所有学科几乎都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所有参与者都是“受益人”。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和鲜明反差的是，在浩浩荡荡的科学发展势头面前，中医学却只能坐观其变。许多科学进展，似乎难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有根本性帮助，只能走自助式、独行式发展的路子，这不能不说是中医学发展中的一种悲哀。在集群抱团、互通互助为特征的各学科强大发展力量面前，中医学尽管已经很努力，国家的政策和民间的力量全部调动，而且几乎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但仍然是越来越显得单薄、无助、吃力和艰难。这种自助式发展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整病种消灭的“天花现象”是对中医学疗效的潜在挑战
　　我们经常用来证明中医科学性的论据，就是中医的有效性。对此，绝大多数人毫不怀疑，即使许多西医工作者，也常常会建议患者看一下中医。但客观地说，中医的疗效许多是“控制性疗效”，即使有些“根治性疗效”也多是个性化案例。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的是，尽管所有古典医籍都载明中医治疗天花、麻疹等多种疾病是有效的，但值得思考的是，早在上个世纪天花就已经被消灭，前不久我国采取的麻疹疫苗强化接种，目标也是在近期内从根本上控制麻疹。这一点警示我们某些疾病整病种消灭是可能的，一旦其规律被掌握，实现整病种控制就指日可待了。天花是这样，麻疹是这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飞速发展的基因科学面前，还会有许多病种是这样的。这对于人类的健康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对于以“控制性疗效”和“个性化疗效”为主导的中医学来说，无疑是潜在的威胁和挑战。我们切不可为西医今天的暂时困难和中医目前的疗效所障目，坐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一个又一个现代科技成果一点一滴地替代和蚕食，形成所谓“挤出效应”。
　　“伪科学盗名”的负面效应对中医学声誉的直接冲击
　　长期以来，我们对冒充中医行骗的事例几乎是耳熟能详。从20世纪50年代，韩国有人标称发现了“经络小体”，到80年代的“人体特异功能热”，再到近年来“万能神医”的倒下，“排毒教父”的覆亡，“御医后人”的桂冠落地，“食疗神话”的破灭，一次次轰动海内而且注定贻笑后人的现象，不胜枚举。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人许多并不是中医，而且古今中外，总有一些江湖骗子打着某种“科学”的旗号招摇过市，欺世盗名，这是由“骗子”的本质所决定的，不是包括中医在内的科学本身的过错，“科学”也是受害者，这一点自不待言。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中医，为什么每一个骗子都选择用中医的金字招牌装扮自己，为什么每一个骗子伎俩被揭穿之后，那些反对中医的人总爱拿中医说事，甚至一次又一次挑起“中医是否科学”，“要不要取缔中医”的荒唐争论。毫无疑问，骗子总是利用一些公众听不懂的所谓“科学”来行骗，而中医理论恰恰具备多数公众听不懂的特质，可能正是这一点让骗子有机可乘。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所有的骗子良心发现，使之为了中医不受伤害而不再冒充中医，更没有理由埋怨公众不懂科学，容易听信骗子的蛊惑，所能做到的只有找到并革除那些可能被骗子利用的“软肋”，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积弱致困的症结与根源
　　千百年来，中医遭遇了太多的艰难险阻，发展道路崎岖坎坷。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字义文法的传承性失真
　　一般认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至秦汉时期，且编著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当时文字尚未统一，或者尚处在逐步统一的过程中；二是当时的文字字义单纯，不应当具有后世复杂的引申意义；三是中间失传数百年，直到唐代学者从文献中辑出时，所有文字的字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按照唐代之后的字义文法去理解先秦时期的科学巨著，失真变异有所难免。这是造成我们不能全面准确理解《内经》科学内涵的重要原因之一。
　　未曾分化的凝固性学科
　　纵观古今中外科学文化的发展演进轨迹，大多走过了一条综合——分化——再综合——再分化的路径。每一次分化综合都是一次升华提高。在一次次的综合与分化变革中，一方面实现交叉融汇，一方面实现深入细化，这是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只要我们坚持认为中医是科学的，那么它的发展提高同样也应当遵循这一规律。《黄帝内经》成书之初，正是与当时各种科学文化成果互通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讲，《内经》不单纯是一部医学巨著，而是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其中包括了医学、天文、气象、物候、历算、哲学、伦理等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它的理论体系至今没有完成学科分化，更不存在之后的再综合、再分化经历。从其以医学为主导内容的倾向分析，似乎正在向分化的方向发展，但可惜并没能继续下去。
　　先天缺乏的专属性术语
　　任何自然科学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任何自然科学都不会借用哲学术语作为自己的专业术语。而在中医理论中，却大多借用了哲学术语作为理论表述的工具，进而在三个方面影响甚至制约了中医自身的发展：一是过度依赖借助哲学术语，限制了自身术语发展的需求，医学或生命科学专用术语不能源源不断地形成；二是哲学术语与医学术语凝固，如“肾阳”、“血虚”、“固本”等等，不一而足，致使学科分化更加困难；三是当采用哲学术语表述科学原理时，虽然宏观层面总是正确的，但又往往是笼统的、概括的、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深入的、精确的。这正是中医理论常常被认为是哲学理论而不单是医学理论的缘故，也是造成其不能从生命科学角度与当代自然科学对话的原因之一。
　　潜在隐含的“冷藏式保护”

　　物质的变化要经过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突变”现象虽然是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但科学自身却很少发生突变，中医学也是如此。由于中医学曾经在西方科学传入之后遭到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引发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提炼整理中医学的特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被确立为“特点”就是这个时期的成果；负面效应则是反复多次损伤刺激，形成了一种超敏感、易激惹现象，潜意识中追求“冷藏式保护”，生怕在变革中失去自我，在创新中丢掉原貌，不求新，不求变，丝毫不为时代的大潮所动，也不为发展的大势所趋，畏首畏尾期盼“突变”。这种“恬淡虚无”的状态甚至延续到了现在，这是制约中医发展的主要症结和根源。
　　解构重建的途径与方法
　　中医学不能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所谓“中医是否科学”的无休止争论中，而是要凝心聚力，认真研究选择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才能复兴中医辉煌。目前应当从四个方面进行探索：
　　着力还原《内经》本意
　　百余年来，我国的古文字学家经过不懈努力，对秦国统一文字之前的金文、小篆等古文字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出版了诸如《金石编》、《汉字源流》等许多学术专著，为我们研究《黄帝内经》成书时期的真实原意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我们应当积极利用这些成果，把《内经》放置在原有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证，真正弄清这部经典巨著的科学内涵，还医理于本来面貌。
　　大力推进学科分化
　　系统论、还原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对二者的关系，既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又要用点“好猫”的精神去把握。鉴于《内经》是一部全书类经典，而且有了一定的以医学为主的分化倾向，我们就应该顺势而为，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分类重组，使医学、哲学、天文、历算、气象、物候等知识内容相对独立。这样做虽然暂时看起来可能会破坏其完整性和内在关联性，但从长远发展来看，经过分化再次交叉整合后的新学科，一定会在内涵和水平上超越未经分化的初始学科，而且还会使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分化不是割裂，分化后的学科仍然是互通的、协作的，完整性和内在关联性是能够得到维持和保护的，在此基础上，突破固有学科局限，进一步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材料、系统工程、计算机等学科开展深层协作，建立广泛的多学科联合体。相信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智慧和胆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全力构建术语体系
　　学科分化的过程中，原有术语各有归属，生命科学缺乏专有术语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因此，必须加大术语体系建构的力度，辨析原有哲学术语在医学理论中的具体含义，用准确恰当的术语实施替换。事实上，在我们目前学习、讲授、理解过程中，那些哲学术语总是会用当今的语言予以解释的，说明这些哲学术语原本是可以被新的语言所代替的，较为复杂的是如何将这些当今语言提炼规范为新术语而已。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从术语层面克服与当代科学的对话障碍。
　　积累量变追求质变
　　继承和创新仍是发展的主题。纵观中医发展史，继承性、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是其一贯特征。中医发展的黄金期，往往是各学术流派争鸣期和多学科融合期，而中医发展的局限性，也恰在于自然科学在我国发展的短板。从这一视角讲，当今自然科学的爆炸式发展，恰恰为中医的复兴辉煌准备了充分的、积极的要素。无论是回归本源，还是学科分化，乃至术语建构，都是浩繁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指望少数人在短期内立见成效，而要作为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只有积小成为大成，积量变为质变，才能真正保持中医学旺盛的活力，才能催生中医学永恒发展的生命力。

